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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访 对 象 ：张宏樑，男，1964 年 6 月
生，辽宁新民人，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
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 年 9 月转入
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
支副书记，1987 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
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采 访 组：石新明 卫晨霞 王丽莉
薛宏伟 张其澄

采访日期：2020年10月4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
平同志在与您第一次见面时就谈到了关于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资本论》 的学习，
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张宏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 30 多

年前的事情了。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

面是在 1985 年下半年。当时，我在厦门

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三年级，习

近平同志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那年暑假，习市长的一位在我的家乡

城市石家庄工作的初中同学郭晓黎，托我

给他带了封长信。9 月开学，我一回到学

校，就先给习市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想

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

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见上

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当时厦

大经济系和厦门市体改委成立了联合调查

队 ， 正 在 进 行 “ 厦 门 市 若 干 经 济 问 题 调

查”，为制定厦门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

案提供第一手市情数据，我也希望得到他

的当面指导。后来我才知道，这项调查正

是在习市长的提议和指导下展开的，其中

21 个题目都是由他亲自拟定的。我现在

还保存着当年调研报告的汇编文集，文集

的前言中写道：“厦门大学经济系 1983 级

全体同学和指导教师为这次调查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

11 月 底 ， 我 收 到 习 市 长 的 亲 笔 回

信，约我见面。我就给他的秘书王泰兴打

了电话，约定在 12 月一个周日下午见面。

见面那 天 ， 我 按 照 习 市 长 在 信 中 给

我留的地址和约定的时间，找到了他的宿

舍——图强路 2 号楼 301 室。进门坐下后，

我就把那封厚厚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

的同学郭晓黎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

习市长接过信，笑着说：“这小子要

么 不 写 ， 要 么 就 写 这 么 厚 ！ 他 现 在 怎 么

样啊？”

“ 他 现 在 是 北 京 军 区 军 医 学 校 的 教

员。”我答道。

习市长读完信后，口述了回信内容，

我认真作了记录，请他确认后，就准备告

辞了。这时他说：“宏樑，不着急，我到

厦门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也不多，咱们没

事接着聊聊。”于是，习市长就询问起了

很多关于我们 80 年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比如，每月花费多少，家里给的

钱够不够，几个人住一间宿舍。他还特别

询问了我们经济系有几个专业，都开设了

什 么 课 ， 各 门 课 程 之 间 有 什 么 内 在 的 联

系，等等。

当他听到我说开了 《资本论》 原著课

程时，马上仔细询问，学的是哪个版本？

同学们都感兴趣吗？学起来是否吃力？知

道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吗？

那时，厦大经济系把 《资本论》 三卷

列 为 本 科 生 必 修 课 ， 每 一 卷 学 习 一 个 学

期。学校还开设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著

作选读、经济学说史等课程。说实话，对

于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来说，学起来

感 觉 还 是 比 较 枯 燥 吃 力 的 。 习 市 长 说 ：

“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

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

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

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肯定会非

常有好处。”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暗暗有些吃惊，

就 问 他 ：“ 您 怎 么 对 《资 本 论》 这 么 熟

悉 ？” 他 的 回 答 更 是 让 我 意 想 不 到 。 他

说，自己下乡的时候在窑洞的煤油灯下通

读 过 三 遍 《资 本 论》， 记 了 很 多 本 笔 记 ，

还读过几种不同译本的 《资本论》，最喜

欢的是我们厦大老师郭大力、王亚南的译

本。因为这两位先生本身就是经济学家、

教育家，对 《资本论》 的理解很通透，又

是直接翻译德语原著，真实准确。

记得当时我还问他：“我们作为政治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 《资本论》 原著

都感到非常吃力。您下乡插队劳动，在那

么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还读得进去 《资本

论》 这么深奥的书呢？《资本论》 三卷本

差不多得有 200 万字吧？”

习市长笑着说：“这就是你们没有经

历和体会的了。当时条件的确很苦，吃的

没一点儿油水，饿着肚子读书。但是我发

现，一读书就会忘记劳作艰辛之苦、物质

贫乏之苦，得到的却是浑然忘我之乐、精

神满足之乐，这就叫‘苦中作乐’。有时

拿到一本好书，还真怕一下子把书读完、

一时没书可读啊！”

还 有 一 句 话 我 记 得 很 清 楚 。 习 市 长

说：“艰苦的环境逼着我读更多的书，想

更 多 的 事 。” 在 他 十 几 岁 还 在 上 中 学 时 ，

父亲习仲勋就曾对他回忆：“毛主席曾跟

我说，他自己读过不下一百遍 《共产党宣

言》，说我年轻，要求我好好研读马列著

作 ， 特 别 是 《共 产 党 宣 言》 和 《资 本

论》。” 习 老 嘱 咐 他 将 来 也 一 定 要 好 好 把

《资本论》“啃”下来。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当年

习市长 32 岁，刚到厦门工作不久；我 21

岁，刚上厦门大学三年级。

采访组：在以后的交往中，习近平同
志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方面，对您还
有哪些指导和帮助？

张宏樑：关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

方法，习市长曾多次具体指导过我。一次

临近考试时，我对 《资本论》 中 的 一 些

内 容 理 解 不 透 ， 便 专 门 到 他 那 里 请 教 。

记 得 那 天 我 到 得 挺 早 ， 就 在 他 的 宿 舍 楼

梯 口 边 看 书 边 等 他 。 他 下 班 回 来 ， 看 到

我很高兴，问我“什么事”。我开门见山

地说“来请教几个学习上的问题”，他爽

快地说：“好呀，我就喜欢你提学习上的

问题。”

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资

本 论》 的 副 标 题 是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资本论》 与 《共产党宣言》 之间有什么

联系？”他听后似乎迟疑了一下，说“你

小子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还是动脑子学

了”。然后，他很认真地说，首先，这里

说的批判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狭义上的批

驳，不是开“批判会”那种“批判”，而

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逻辑的提高和深化，

是批注、评论、判断。所以，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

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

出版后说过，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

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得前

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为了弄清你前面提

的 问 题 ， 还 要 认 真 学 习 马 克 思 早 年 写 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习市长接着说，《共产党宣言》 是个

纲，是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上的论点，是

共产党人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

判断总结得出的结论；而 《资本论》 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续篇，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充

实、最充分的观点表述，可以说是经济理

论上的论据。只有读懂 《资本论》，才能

真正理解 《共产党宣言》 里的行动立论；

同样，只有读懂 《共产党宣言》，才能真

正理解 《资本论》 的理论实质。年轻学生

读 《资本论》，要从读 《共产党宣言》 入

手。论证过程，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

斗 争 和 生 产 实 践 的 过 程 。 我 们 学 习 了 论

点、论据，更要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体验

具体的理论实践论证过程。这才是理论指

导实践、实践孕育理论的过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阐述，大有

醍醐灌顶之感。我边听边记录下来，接着

问 道 ：“ 如 何 尽 快 读 懂 马 克 思 主 义 原 著 ，

有什么窍门吗？”

“ 没 有 窍 门 ， 就 是 要 反 复 读 ， 用 心

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

的读厚’。”习市长回答。

我感到有些不解，又追问道：“厚的

就是厚的，薄的就是薄的，怎么厚的能读

薄、薄的能读厚呢？”

习市长耐心地笑着对我说：“我也是

反复读了好多遍才慢慢体会到的。”他接

着介绍说，一本大部头的书，像三卷 《资

本 论》 这 样 的 书 ， 拿 到 手 里 要 先 翻 读 一

下，后通读，最后再有重点地精读。这样

反复几遍，才能越读越薄。读薄的过程是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

实质、掌握内涵精髓的过程。你看 《共产

党宣言》 这么一个小册子，包含这么多真

理 ， 只 有 反 复 读 才 能 体 会 得 到 啊 ！ 要 把

《共产党宣言》 越读越厚，每一段每一句

都 要 比 照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和 实 际 情 况 来 分

析。这种读厚的过程，就是紧密联系中国

社会具体实践的体会过程，逐步领会伟大

理论外延的过程。

习市长接着说，厚的读薄不容易，不

要被大部头纯理论吓着了而不敢钻研，不

要走马观花、断章取义；薄的读厚更难，

不要认为只是喊喊口号，刷刷标语，做表

面文章。可以说，厚的读薄是理论积淀后

的升华过程，而薄的读厚则更需要大量实

践积累，是还原过程。然后，把这些所学

理论用于实践，指导实践，这就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论证过程。说着容易，实际上是

一个艰难的跨越。关键是主动思考，要思

考如何实现本土化、大众化。这样的理论

才能宣传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群众

的社会实践，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

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习市长看我似乎听懂了，又接着说，

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习者，要学精，就要掌

握“从厚读到薄，从薄读到厚”的方法。

既要一头钻进去，把深刻的内容读透，能

延展开来，又要把精髓提炼出来，还要能

讲得明白透彻，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

《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等马克思主义原

著比照着学，多学几遍，相互印证，这时

你就会发现，在“厚的读薄，薄的读厚”

的过程中，越学原理越清楚，越学信念越

坚定。这就是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义

自见”。

习市长还特别嘱咐我，读马克思主义

原著要重视原著前后的序、跋以及书页下

面和书后附录的注释，还有马克思、恩格

斯 之 间 有 关 《资 本 论》 的 通 信 内 容 。 他

说：“你会感觉到他们两位之间、他们与

读者之间在对话交流。要想深刻研究学习

经 典 原 著 ， 绝 对 不 能 脱 离 具 体 的 历 史 背

景，所以你还要把当年的历史熟悉一下，

甚 至 是 写 那 一 段 时 间 的 名 著 也 要 看 一

下。 ”他还亲自找出了一本 《马克思恩

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送给我，让我带

回去认真阅读。前几天，我无意间又翻到

了这本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当年的

情景历历在目。

采访组：您当时对习近平同志的这些
教导都能理解吗？

张宏樑：实 际 上 ， 我 当 时 对 这 些 教

导 理 解 得 不 够 透 彻 。 记 得 有 一 次 ， 我 还

跟习市长说：“您说的这些内容肯定不考

呀⋯⋯”他当时非常郑重地对我说：“这

你 就 不 懂 了 ， 其 实 这 是 透 彻 理 解 原 著 内

涵 的 一 个 特 别 好 的 方 法 ， 也 可 以 说 是

‘捷径’。”

习市长从过道书柜里拿出郭大力、王

亚南翻译的 《资本论》 第一卷，翻到前几

页，说：“你看，如何理解‘经济人’，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原 著 者 初 版

序》 中就明确点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也是 《资本论》 研究的目标之一。

‘我绝非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地主

的姿态，在此一切个人都被视为经济范畴

之人格化，被视为特殊阶级关系与利益之

代表。’”他介绍说，这段序里还有一段

精彩的文字：“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依据

的判断，我都欢迎。以所谓舆论为依据的

偏 见，却 是 我 从 来 不 让 步 的 。关 于 这 种 偏

见，佛 罗 伦 萨 大 诗 人 的 格 言 ，便 是 我 的 格

言：‘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

他接着又说：“我们不看马克思亲笔写的

序，能很快地理解这些吗？但丁的这句话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翻译成：‘走自

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听起来平白如

话，读起来常悟常新。”

习市长又翻了几页说，马克思在法文

版序言中还有一段他非常喜欢的话：“在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

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

的顶点。”从这些序、跋、附录和通信内

容中，我们能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两位

导师对经济理论的共同探讨、相互砥砺以

及对 《资本论》 学习方法的指教。学习的

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考试，要真的学透弄懂。

习市长还说，马克思颠沛流离几十年，

这些苦难并没有把他压倒，他一直在艰难

困苦中不断前行。马克思十几岁时就写下

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

利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把我

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

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

的 乐 趣， 我 们 的 幸 福 将 属 于 千 百 万 人 。”

这就是马克思的“自找苦吃”。

习 市 长 还 叮 嘱 我 ， 读 书 有 “ 捷 径 ”，

那就是勤奋；成功没有捷径，只能是“自

找 苦 吃 ”。 这 就 是 所 谓 “ 书 山 有 路 勤 为

径 ， 学 海 无 涯 苦 作 舟 ”。 读 书 就 要 做 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他说：“厦大有个‘博学楼’，还有个

‘笃行楼’，就是提醒你们既要博学，又要笃

行，要抓住两头，要抓好结合。要想研究

得更深入，就要多跑图书馆，从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中慢慢找。我去过你们厦大

图书馆，借了几次书。那里藏书很多，环

境氛围很好。”

那天，他还感慨地说：“你们现在学

习条件多好啊！我在梁家河时，能找到的

马克思主义原著只有 《共产党宣言》《资

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

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 等。这些原著

有薄有厚，有新有旧，甚至有的书有前没

后，有的书有后没前，但我每找到一本原

著 都 如 获 至 宝 ， 反 复 阅 读 咀 嚼 ， 比 照 推

敲，慢慢地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

本理论，逐渐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

认知和了解。 ”

回到学校，我脑子里反复回想着习市

长的这些话。我翻开 《资本论》，拿出圆

珠笔，把这几段话重重地标了出来。前些

天 ， 我 找 出 了 当 年 作 为 教 材 的 《资 本

论》，一下子就深深陷入 30 多年前的回忆

中 。 习 市 长 亲 切 浑 厚 的 声 音 犹 响 耳 畔 ：

“我与你交流读经典原著的方法，和你们

80 年代大学生一起探讨，也是我进一步

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的过程⋯⋯”

还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习

市长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常常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阐述。

习市长对我的这些具体指导，使我对

专业学习的兴趣大大增加，阅读范围也扩

大了很多，成绩稳步提升。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常常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
系起来阐述，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宏樑：习市长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

接续传承理解得很深。他曾经问我：“人

类 四 大 文 明 中 ， 为 什 么 只 有 中 华 文 明 能

够 传 承 至 今 ， 绵 延 不 绝 ， 生 命 力 如 此 顽

强？”

他说，自己也是在陕北黄土地里摸爬

滚打了七年，才深刻感悟到我们的黄土地

农耕文明为什么这么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是我

们国家和民族的主流。各民族之间虽有矛

盾冲突，但更有融合交流，在冲突和融合

中关系越来越紧密，最后形成一个大的中

华民族，而不是按民族、宗教各自分家、

分派。这与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分析法是可以产生共振的。

他还说，读史明志，知古鉴今。不读

中国历史，就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世

界历史，就悟不出中国的特色；不读马克

思主义原理，就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继承

了人类文化和历史，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

真理。

习市长对中华传统文化学得很透彻，

知之甚深。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治国安邦、经世济民都离不开文

化，所以有“半部 《论语》 治天下”的故

事。他还经常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他就问我：“你

能说清楚‘先忧后乐’这句话的出处吗？”

我很自信地回答说：“这回您可问着

了。我们 1982 年高考作文题就是以这句

话为题写议论文，我的得分还挺高呢。范

仲淹的 《岳阳楼记》 是高中语文要求背诵

的课文。”

“好呀，那咱俩背一背吧！”当时他特

别有兴致，最终背了多少句，我已经记不

清了，但我肯定没有背过他，还挨了罚。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

忧 ， 退 亦 忧 。 然 则 何 时 而 乐 耶 ？ 其 必 曰

‘ 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 ， 后 天 下 之 乐 而 乐 ’

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背诵到这

段时，他放慢节奏，抑扬顿挫，声音也放

开了一些，充满激情。

围绕忧乐思想，习市长又作了延伸阐

述。他说，若是追溯忧乐思想的源头，那

就 要 说 到 孟 子 。 在 《孟 子 · 梁 惠 王 下》

里， 孟 子 谈 到 了 忧 和 乐 ：“ 乐 民 之 乐 者 ，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 也 。” 忧 乐 思 想 是 古 代 士 人 的 人 生 感

悟、家国情怀，翻翻 《诗经》 和诸子百家

典籍，“忧”字随处可见。“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君子忧道不忧贫”，“知我者谓

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都是说的

这个道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

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形成也是一个不断

扩容内涵的历史过程。

除了古诗文，习市长还拿出一本带绿

色塑料封皮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来考我，

有时还反过来让我考他。他在下乡时就已

经把整个词典背熟了，所以我根本考不住

他。怪不得他如此博学，原来是一直在“学

而知之”“学而时习之”。

记得还有一次，我请教习市长，《大学》

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理解？他

耐心地跟我解释说，“修齐治平”逻辑性很

强，很讲步骤和顺序。年轻的时候，摆在第

一位的是读书，要苦读书，读苦书，就是读

经典，读原著。小说好读，但理论原著难读，

不 读 几 遍 理 解 不 了 。读 理 论 原 著 就 是“ 修

身”。到农村插队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

矩，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

“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不是统治天下，而是

让老百姓摆脱贫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天下都以你为榜样去和平发展，用你的理

念去协和万邦，实现大同，这就离“平天下”

不远了。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要拿来为老

百姓服务，为全人类服务，为全天下服务，

就像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 。” 要 像 《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中 保

尔·柯察金那样，不要学冬妮娅，只想过

自己的舒适生活，那是小布尔乔亚式的生

活，是平庸的追求。

习市长把当时很火的电视剧 《新星》

中的李向南，与 《红与黑》 中的于连相比

较 。 他 问 我 ， 你 知 道 这 部 小 说 为 什 么 叫

《红与黑》 吗？“红”代表什么，“黑”代

表什么呢？他提醒我不能自认为是高级知

识分子家庭出身，就做“学生贵族”“不

稼不穑”。在什么年纪就要干好这个年纪

该干的事。年轻就要扎扎实实下到基层锻

炼自己，该吃苦就要吃点儿苦，不能耽误

了自己的青春。将来工作了，要先从基层

做起，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古人讲“宰

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有

道理的。

有一次聊天，习市长对我说：“你的

名 字 不 错， 宏 樑 ， 宏 大 的 栋 樑 。” 我 说 ，

父 亲 姓 张 ， 我 的 辈 分 排 到 宏 ， 我 母 亲 姓

梁。母亲要把她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不

管 生 男 生 女 ， 所 以 我 的 名 字 就 叫 “ 张 宏

樑” 了 ，“ 栋 樑 ” 的 “ 樑 ”。 他 听 了 笑 着

说：“我下乡的梁家河村姓梁的不少，我

的 前 任 大 队 党 支 部 书 记 就 姓 梁 。” 他 说 ，

自 己 老 家 在 陕 西 富 平 ——“ 富 裕 太 平 ”，

寓意很好，父亲给他们兄弟的名字都加了

个“平”字，就是要他们不忘家乡，将来

多 为 家 乡 老 百 姓 做 事 ， 真 正 实 现 共 同 富

裕，天下太平。

我当时非常敬佩习市长的是，他十几

岁就下乡劳动，但酷爱读书，非常博学，

特别善于思考、勤于实践。这些对我的教

育和影响都很大。

采访组：从您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
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经常谈论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 《资本论》 的学
习。能否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宏樑：是的，正因为第一次见面就

对 《资本论》 有了较多较深的探讨，才有

了我们后来更密切的交往。

一次，习市长让我联系学校，他专门

抽时间到校，参加了以“ 《资本论》 和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

的 小 范 围 座 谈 ， 部 分 青 年 教 师 和 学 生 与

会。记得他是骑着一辆“武夷”牌自行车

来的。

当时有一种思潮，认为 《资本论》 过

时了，老师不用教，学生也不用学，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被边缘化了。习市长

在座谈会上的意见都很有针对性。他说，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

通向真理的道路。他还结合托夫勒的 《第

三次浪潮》 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信息也

是生产力”。

2019 年 11 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召

开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创新与发展”师生研讨会。我们研习

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论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序 言〉 的 时 代 意

义》《略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的时

代 意 义》 三 篇 重 要 文 章 ， 并 就 他 于 2001
年在 《东南学术》 杂志上发表的 《对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一文进行了

深入研读，真正体会到了习近平同志是怎

样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厚的读薄，薄的读

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充分运用理论

指导实践的。

回顾思考 30 多年前习市长对我学习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原 著 的 指 导 ， 我 深 深 感

到，他的这些观点与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正是“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当
年骑着一辆“武夷”牌自行车到厦大与
师生座谈，您对这辆自行车一定印象很
深刻吧？

张宏樑：当然。他不仅骑着那辆自行

车来过厦大，而且他每天上下班也大都是

骑着那辆自行车。记得有一次，我跟习市

长约好去找他，在宿舍门口等了好久，才

远远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走回来。他一见我

就说：“等半天了吧？今天开会晚了，自

行车又坏了，车闸失灵，下坡的时候刹不

住，差点儿撞上人，只能推着回来了。”

习市长自嘲说：“我还提议大家骑自

行 车 上 下 班 呢 ， 自 己 的 车 子 质 量 都 不 合

格呀！”

我笑着说“我去修”，便接过自行车

推到修车摊儿。原来是闸皮子磨没了，于

是马上换了一副新的，还顺便帮他检查了

一下自行车的其他部件。

回来后，习市长把宿舍钥匙给了我一

把，说他开会多，时间没准儿，让我以后

到早了就直接进屋，没事看看书，还可以

帮他接接电话。

我还坐过一次习市长的自行车呢。那

次 习 市 长 骑 着 自 行 车 到 我 们 厦 大 芙 蓉

（二） 宿舍来给同学们送月饼，和我们一

起过中秋。他离开的时候，同学们都依依

不舍，要送他到大门口。他说：“你们就

别 送 了， 宏 樑 一 个 人 送 就 行 了 。” 于 是 ，

他用自行车驮着我一直到了厦大的大南校

门才下车告别。

那段时间，习市长去过几次我们厦大

芙蓉 （二） 宿舍。他看到很多任课老师到

学生宿舍里给学生辅导课程、解答问题，学

生没有问题时，老师还和学生们一起聊天。

习市长对王亚南校长留下的这个好传统非

常赞赏，认为对引导学生学习和做人都很

有帮助。他还发现我们芙蓉（二）的学生厕

所距离宿舍楼比较远，有一百多米。为此，

他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原来这是当年陈嘉

庚 先 生 为 了 让 同 学 们 早 上 起 床 后 去 完 厕

所，回来就能完全清醒，不再想钻回被窝睡

懒觉而特意设计的，以便同学们养成早起

锻炼、学习的习惯。陈嘉庚先生很重视卫生

间的设计，他说，用红砖铺地面好打理，水

一冲就很干净，既卫生还省水。这些都是文

化，都是细节，都要传承。我在厦大几年都

不知道这些事，打心眼里佩服习市长的认

真和细心。

采访组：您当年从厦大数学系转到经
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请问您与习近
平同志聊过转系的事吗？

张宏樑：我是 1982 年被厦门大学数学

系录取的，后来又转到经济系，学习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次，习市长问我转系

的原因。我回答说，自己原本喜欢文科，小

学读《三国演义》，初中读《水浒传》，高中时

翻阅过《史记》和《资本论》第一卷，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颇感兴趣，但父母都是

学理科的，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都不怕”的观念影响，高中上了理科班，又

因为仰慕陈景润，报考了厦大数学系。没想

到读了不到一个学期，我就发现自己一点

儿数学天赋都没有。我是班长，喜欢为同学

服务，但做事偏感性，觉得自己将来很难在

数学专业上作出成绩，更不可能为社会作

出大的贡献。经过努力，我最终转到了自己

喜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听了我的解释，习市长说，看来你还

是一个有志向、有服务精神的人啊！我的

一个忘年交——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也是从

数学系转了专业。卢嘉锡和陈景润一样，

都 是 很 有 成 就 的 人 ， 也 都 是 很 有 信 仰 的

人。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挺好，要为社会作

贡献，要为老百姓做事情，这个出发点是

对的，也可以说是你的理想。但是，你现

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把基础理论学懂

学透。学懂了才能信服，信服了理想信念

才能坚定，才能体现在工作和行动中，知、

信、行是一个整体。

习市长还说，你学过数学，也学过政治

经济学。数学可以越搞越高深，不能搞雅

俗共赏；要搞“曲高和寡”，像陈景润一

样，全国没几个人懂他那个“1+2”的。

但是，我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越搞越

大众，不仅要搞阳春白雪，更要搞下里巴

人 ， 让 老 百 姓 能 听 得 懂 。 就 像 马 克 思 在

《资本论》 中所说的，“商品到货币是一次

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

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从这个

角度讲，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让理论掌握

群众，也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过程。

转到经济系后，因为对专业感兴趣，我

学习起来轻松很多，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

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谈到过您担
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和入党的

事情吗？
张宏樑：谈到过。我们相识那年，我刚

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

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我跟习市长汇

报后，他高兴地说：“好！年轻人就应该

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

锻炼自己。”

习市长还问我写了几次入党申请书，

我说：“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两次思想汇

报，还有一次转正申请。”

习 市 长 说 ：“ 我 曾 写 过 8 份 入 团 申 请

书，10 份入党申请书，终于在 20 岁时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每提交一次入党申请书，都

要结合农村劳动实践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原

著谈体会、谈认识，每次都会对党章和党员

义务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认识，这个过程一

步一步也不容易。当时我这个‘黑帮子弟’

入党可是颇费周折，比你困难多了，但我充

分相信党，相信党对我的考验。”

习 市 长 说 ：“ 我 父 亲 被 打 成‘ 反 革 命 ’

时，我还不到 10 岁。我不到 16 岁就下乡，20
岁 入 党 ，22 岁 才 上 大 学 。我 是 从‘ 反 动 学

生’‘黑帮子弟’‘可教育子女’，一步一步入

团入党，又很快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那

个被称作‘蹉跎岁月’的日子里，我并没有

蹉跎。这个成长过程，我的家庭和老百姓给

了我最重要的教育。我的长辈要求我，要往

老乡那里跑，为他们做事，要做讲团结和善

于团结的人。”

谈到入党的过程和经历，习市长很兴

奋，也很激动。我认真地听着，不停点头，禁

不住说：“您真了不起，那么困难的环境，还

能如此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年龄上

讲，您比我还早两年入党。”我告诉他，我和

女友晨霞曾比着看谁先入党，结果我比她

晚了两个月。我和她打过赌，谁先入党将来

孩子姓谁的姓。现在我输了，怎么办啊？听

到这里，习市长会心地笑了起来。他说，比

着谁先入党这个好，有入党积极性；孩子姓

谁的姓，这个还可以商量嘛。

采访组：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往事，您
在与习近平同志的交往中，还有哪些特别
有意思的故事？

张宏樑：那就是习市长多次带我逛过

厦门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非常难忘和有

趣。每次他都要买几本书，除了买经济类

的书外，还会买很多军事、哲学、历史类的

书。他经常会考我，比如他问我“《战争论》

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呀？”“《孙子兵法》 第

一句是什么？”说实话，当时有的能答上

来，大部分还真不懂。回到学校后，我就

赶紧跑图书馆找资料，认真读，再见面时

便能说上一长串，这样才能跟他对话，甚

至探讨。他还跟我说，只有尝过泥土的味

道，才能读懂伟大的思想。现在有一个说

法叫“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当

时他对这个观点还谈了自己的想法。

印象比较深的是，习市长当时特别喜

欢 商 务 印 书 馆 的“ 汉 译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丛

书”。这套丛书封面是白色的，只印有书名

和作者，书脊和封底颜色按专业有所区别，

哲学用橘黄色，历史地理用黄色，政治法律

用绿色，经济用蓝色等，色彩斑斓。买回来

摆到宿舍，感到心情非常愉悦。直到现在，

我对这几个专业的书还会下意识地用这几

个颜色来区分。当时觉得这套书太多、太

贵，很想多买几本，但又囊中羞涩。我们

俩每次逛新华书店的时间都不短，常常一

待就是大半天。看的肯定比买的多得多。

有几次，服务员见我们总看不买，还过来

用闽南话提醒：“看得差不多就行了，赶

紧买啊！”有时我们会硬着头皮再多看一会

儿，有时便会不好意思地赶紧买几本“收摊

儿”回家。

有些比较贵的系列丛书，习市长总有

点儿舍不得买，一般都是看几次后才买。

但 遇 到 那 种 特 别 喜 欢 、 需 要 反 复 研 读 的

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买回去，比如黑格尔

著、朱光潜译的 《美学》，克劳塞维茨著

的 《战争论》，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亚

当·斯密的名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 等。

前几天，我在整理大学时期的物品时，

发现了一张厦门新华书店的购书发票，开

票时间是 1986 年 3 月 30 日。

记得那天是星期日，我来到他的宿舍

后，他 提 议 去 中 山 路 新 华 书 店 看 一 看 。当

时，厦门的新华书店已经改为开架式售书，

可以在新华书店徜徉很长时间。我选了两

本书，好像有一本是萨缪尔森著、高鸿业翻

译的《经济学》，习市长也选了几本书，包括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共七本书。

当时的书价有七八毛的，有一块多的。

习市长掏出十块钱，说：“你去一块儿结一

下账，看看够不够。”当时十块钱可是大票

啊，我 拿 着 钱 跑 到 柜 台 去 结 账 ，一 共 九 块

二。我特意让收银员开了张发票，回来后把

发票和剩下的八毛钱交给他。他看了一下，

也没伸手接，说：“你还开发票了？书是咱们

自己看的，不能跑到公家那儿报销。你拿着

吧，八毛钱你也拿着，坐公交用。”

从厦门大学到习市长宿舍有五站地，

坐公交要一毛钱，如果坐三站地，再走一段

路的话，只需要五分钱。那时，我经常会为

少掏五分钱而选择提前两站下车。那天回

到宿舍后，我把发票夹在了女友晨霞给我

发来的生日祝贺电报里。这几天整理多年

未打开的书箱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张保存

完 好 的 发 票 。 我 内 心 激 动 不 已 ， 眼 眶 湿

润，感慨万千，三十五年前的情景浮现在

眼前，就像刚刚发生一样⋯⋯

（若转载此文，请不要删改标题、正文、
加插图片，谢谢合作）

习市长指导我“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二十七）


